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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女性从地方外流：考验自治体高层对
问题本质理的理解 

 

小安美和 
（株式会社 Will Lab 董事长） 

 

 
 

小安美和，熟知地方自治体和事业所的实情，她为了消除地方职场上的性别差距，不停奔赴全国各地。

我们走访她，向她了解了女性离开地方的理由以及能留住女性长久居住的区域建设条件是什么。 
 
 
地方的女性想留在地方就业却不能 
 

由民间的有识之士组成的研究小组“人口战略会议”于今年 2024 年 4 月公布了“可能消失的自

治体名单”，该名单将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聚焦在年轻女性离开地方这一点值得肯定，我在地方演

讲时也经常引用。 

但是，首先声明一点，我担任代表的 Will Lab的事业目标并不是以防止人口减少为目标。而是

为形成每个人都能向着“自己理想的姿态”进行挑战的社会风气，我们认为成为其障碍的就是性别差

距。考虑到解决这一当务之急的问题，Will Lab针对各个地方自治体实施咨询。 

那么，为什么要提到“可能消失的自治体名单”呢？因为现实的问题是，仅仅说要消除性别差距，

各个自治体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们意识到，消除性别差距，将个人能力最大化，其结果可以成为人

口减少的有校对策，这两个过程可以共享同一个故事。 

 

以走上工作岗位为契机离开所在地方走向城市的人络绎不绝。笔者表示，“在只认可同质价值观的地方，持有与之不同的多元
价值观的人们也不反抗，只是选择默默地离开。”这就需要地方的人认识此事，理解此事，思考今后如何建设自己的家园事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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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大约十年前，被称为“增田报告”面世，该报告公布了当时“可能消失的自治体名单”。我作

为 Recruit Jobs的经营负责人，为应对将来的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问题而烦恼。通过该报告，得

知最令人震惊的信息是当时有工作欲望却不能就职的人有 400 万之多，其中四分之三是女性。而且，

其中很多都是为了生育、育儿而不能工作的女性。在全国劳动力日益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想工作，

如此庞大的女性劳动力却一直被埋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于是成立了一个项目为了

打造可以一边育儿一边工作的社会。 

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收到了来自地方自治体的咨询和演讲的委托。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是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人口大幅减少，人手严重不足的受灾地岩手县釜石市。 

在地方作为潜在劳动力可以期待的生力军就是中老年女性。因此，我们向市的负责提出建议，可

以招募因育儿等原因没能就业的女性，最初有人说“想工作的女性不能多”。但经过实际调查，大多数

女性回答“想工作”。通过直接采访，得知关于没有工作的理由是“因为工作时长超过抚养扣除的允许

范围，丈夫会反对”、“没有可以兼顾家务和育儿的工作条件”。因此，我们与市政府合作，做当地公司

的工作，建议他们创造可以在短时间内灵活就业的岗位，这样就可以和未就业的女性匹配。这是我们

做的涉及地方女性课题的案例。 

常常有人说“因为地方没有工作所以导致人口外流”，其实不然。面临人手不足的地方反而有招

聘需求，也有想工作的人。尽管如此，有不匹配和某种障碍而没有工作的阶层。最好的例子是女性。

我们为解决这种劳力供需不匹配的状况，致力于消除地方的性别差距。 

 

打造想安身之所 
 

在和诸多自治体合作中日渐明白，地方女性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升学。很多年轻人为了升学，走向城市，当然这也合情合理。本来高等教育机关在地方的

数量就不多，不论男女，年轻人想去自己心仪的学校也非常正常。所以绝对不能推出政策阻碍年轻人

外出升学之路。无论出生在哪里，都有学自己想学，挑战自己想挑战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看能不能

让年轻人毕业后回到故乡来。问题在于，一度离开远走他乡，想再返回故乡生活的时候，年轻人很难

找到想要找的工作，这是第二个原因。 

举一个实例，在和我们有合作的兵库县丰冈市，根据 10 几岁转出的人口在 20 几岁时返回多少

（年轻人返乡率）的调查发现，男性为 52.2%，而女性为 26.7%，女性返乡率约为男性的半数（2015

年人口普查）。关于男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的理由，当时的中贝宗治市长表示：“因为日本依旧属

于男性社会。”父母只对儿子说“回来”，在地方职场给女性准备的也只有一些辅佐性的工作，所以女

性不想返乡。 

因此，基于“年轻女性返乡的理由之一因为职场”的假设，从 2018 年开始实施为消除职场性别

差距的项目。以来六年多的时间，丰冈市内的很多单位联合起来，致力于建立对女性来说容易工作，

感到有价值的职场，结果，更多女性开始返乡。 

在木制衣架制造商中田工艺，40多岁的总经理率先取得育休等致力于消除性别差距，着手开拓海

外销路，从市外录用了会英语的大学毕业女性。如果单单依仗老字号的中小企业，有技能的女性也不

会从市外移居回来吧。但是，由于提出的愿景是“从地方走向世界“，变化出现了。如果这样的企业

数量增加的话，想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女性就会增加，将来她们的孩子们也会想“重新回到这里工作”

吧。 
 
阻止女性参加地方建设的性别角色分担意识 
 

但是，这种职场改革的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区都有效。例如，在富山县南砺市也讨论了同样的方

法，但陷入了困境。像丰冈市那样，在有制造和观光等多种产业的城市，事业所的改革成果对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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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会很大。但是，南砺市的主要产业是林业和建筑业。原本女性职工就较少，很难立刻使用女性劳

动力，要变化也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当然，若要在这样的地区谋求职场改革，也需要考虑其他方法。 

在反复听取当地民众意见中，我们发现的导致性别差距的一个假说就是家长制依旧根深蒂固的性

别角色分担意识。我认为这是女性离开地方的第三大原因。 

在无意识中继承家长制的地区，女性很难参加地区活动，其能力、知识、想法很难反映在地区社

会中。在某个地区，据说“自治会长是户主轮流担当，未来 10 年的人选已经决定”，实在令人吃惊。

旧民法的用语“户主”至今仍在使用。 

在女性只能默默地陪衬男性的这种社会意识根深蒂固的地区，即使女性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无法

发声，只有选择默默转身离开该地区的女性不在少数。其实不限于女性，例如，在高龄男性决定一切

的地区，年轻男性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不分性别的很多意见都不能在地区建设中发挥作用。 

如果女性和年轻人不能参加地区建设的话，该地区也不具魅力能让她们自愿返乡。可以说要女性

和年轻人参加地域建设的框架必不可少。 

 
高层是否对性别问题的本质有充分的理解？ 
 

在“可能消失的自治体名单”中，如果硬要举出哪里有问题，可以指出的一点就没有充分明确女

性外流的原因。看到这一情况的首长中，一定会有人认为“必须让女性回来生孩子”，从而出台政策支

援叫做“婚活”1的相亲活动和“育儿”。我觉得自治体在实施女性政策上会有错犯错的风险。“一个女

人，差不多就行了吧”、“早点结婚吧”、“怎么还没生孩子”……若是这样的地区，女性是不会回来的。

虽然都在追求可以立竿见影的政策，但如果真的想阻止女性外流的话，首先需要有一个首长，从心底

理解这个问题，并致力于消除性别差距。无论是自治体还是企业，要实现改革，高层必须足够理解问

题的本质。仅仅因为是女性，不公平地给予机会，导致的结果就是女性会离开，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

对此现实是否有真的认知和反省。 

在我参与的各个自治体消除性别差距的项目中，我一直在传达：“最终目标不是人口增加了多少，

女性回来了多少。” 

在丰冈市的工作创新战略中设定的 KPI（关键绩效指标）
2
为“10年打造 50家当地企业，其中超

过三分之二的女性员工认为工作方便、工作有价值。”其理由就是人口不到 8万人的城市里如有 50家

这样的公司，整个城市都会被评价为“容易工作”、“女性在工作中能感到有价值”。 

本年度，以 20-49岁的年轻经营者和市内事务所的干部职员组成项目小组，讨论怎样才能扩展到

50家公司。为了让年轻一代把自己的愿望直接反映到政策之中，他们作为项目的中心，视为己任进行

讨论，大家也都感到各个领域的领导在带头帮助实践。目前目标已经完成 15 家公司。今后 4 年如何

增加到目标的 50家公司，是接下来的挑战。 

在像丰冈市这样的产业密集型城市，与民营企业一起推进很有效，但是在地方影响力较很强的城

市，就需要采取了别的做法。 

在南砺市，工商会的事务局长和 PTA（家长会）会长、南砺市社区发展协议会联合会的会长、建

筑公司的女性部长、以及公开招募市民，成立男女各半的性别差距消除市民会议，开始讨论。 

重要的是，要掌握该城市的关键人物是谁，是用什么样的机制实施决策。有的地区有多个关键人

物，都掌握也很困难。这样的城市的人物相关图，虽然当地人彼此心知肚明，但并没有明文化。所以

要经过反复调查之后就框架问题进行讨论，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关于基层自治体，正如上所述，与都道府县合作来推动各自基层的市町村落实时，需要再下点功

夫。针对与人口减少有关的少子化和性别问题，首长之间的理解程度也有差距，很难实现县内的全市

 
1
 “婚活”是指为找到结婚对象而采取积极主动的相亲活动。 
2
 分析组织内数据，评价和管理业绩的定量指标。用于目标达成度的测量、监视、组织的性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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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村抱以同样的热情。我认为县厅（政府）要扮演指挥官的角色，首先打造有影响力的几个城市和模

范城市，如果县内的关键城市发生变化的话，会带动全县发生变化。 

要真正改变地区现状，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需要有负责职员可以跨越自治体内部门进行协调，

还要与该地区的关键人物取得合作。否则，最终会被行政内部不同部门阻挠，结果项目也会大大缩水，

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机关都不能做出改变。如果没有联系人连接地区多元利益相关方很难实施下去，

但若要这样的人，就可能完成给城市未来带来巨大影响的工作。我觉得地方公务员们的作用也非常大。 

因此，若要推动消除性别差距项目取得成功，首长的理解、负责人的热情和交涉能力、当地关键

人物的鼎立协作，这三方力量缺一不可。 

 

改变当地居民思想的好机会 
 

我结婚了但没领证，也没孩子。在某个地方的演讲会上我讲了我的故事，当地的议员说：“这个选

择也许很聪明，那你幸福吗？”有个当地大户说：“我不明白什么是幸福了。”当我把这个事告诉我周

围的人时，有人说“为什么当时不顶回去”，但我觉得能听到他们的真心话就足够了。 

在这个城市里，一直没有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出“结婚了，但没领证”、“没有孩子”的氛围，男性

们认为“女性到了妙龄就该结婚，生子，护家。男性挣钱养家。如此周而复始才是幸福”。所以第一次

接触像我这样的人，他们觉得很吃惊。“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了”也是真实想法吧。 

这是走向变革的第一步。知道幸福不只有一种，是接受新事物的第一阶段。没必要勉强反驳。在

只认可同质价值观的地方，持有与之不同的多元价值观的人们也不反抗，只是选择默默地离开。对该

地区的人来说，注意到这一事实，接纳这一事实，大家通过对话来考虑今后如何去建设该地区很重要。 

不论男女，将个人的能力和热情最大化，也就能实现城市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最大化。但是，现状

是由于性别角色分担意识作祟，有一半没有被活用。性别角色分担意识是从古持续至今的价值观，将

其视作传统，认为应该予以保护，有这样想法的人或许有被否定的感觉，害怕以往价值观崩溃，所以

听不进他人意见。 

以前也许行得通。但是，今后的时代，必须通过对话在各自的地区创造新的价值观。即便如此，

也不能一股脑地将“无性别差距很重要”的价值观强加于人，需要把以往的不公平吐露出来，比如，

“她很优秀，因结婚或者生产辞去了工作”、“（为了升学和就业）本来想去东京，因为是家里的长子，

不得不放弃学业”等等。然后考虑这种状况是否还要传给下一代呢？如果不传该怎么把办，需要用语

言描述下来。我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形成自己的语言，而非人云亦云，才是持续解决性别差距

问题的诀窍。 

 

女性要团结起来发声  
 

Will Lab定期举办限定女性的读书会。前几天，某个地方自治体的女性负责人从远方来参加。选

择的书是天童陆子的《从零开始的女性学——从性别角度看毕生事业论》（世界思想社）。天童陆子在

书中论述：“我知道自己被性别囚禁了多久。因为是女人，所以我一直相信因为是妻子，所以必须 100%

做家务，但这可能才是形成地区性别差距的主要原因。” 

为了消除性别差距，首长、政府职员和当地的关键人物对此的理解很重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

作为当事人的女性们的意识改革。日本迄今为止，女性们很难对自己处境不公发声。虽然有妇女运动，

但没有发展成国民运动。其一，有一种认为女性保持沈默是一种美德的文化。其二，可能有一种假象

让女性自己认为自己的处境很优越。在全职主妇的家庭占大多数的时代，通过第 3号被保险者制度3，

 
3
 以公司职员和公务员等国民年金的第 2号被保险人（丈夫等）被抚养的配偶（20岁以上 60岁以下）为对

象。作为第 3号被保险人的期间，不需要自己缴纳保险费，作为保险费缴纳完毕期间反映在将来的年金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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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女性在经济上得到了保护。但是同时，也可以说剥夺了女性工作的权利、

以及经济上自立的权利。我希望女性们随着时代的变化，考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今年 5月我去性别平等排行榜（性别差距指数）第一位的国家冰岛视察时，遇到有三件令人吃惊

的事情。第一，冰岛有对出现男女工资差距处以罚款等推进性别平等的严格法律制度。第二，与年长

男性决定事物的日本不同，冰岛每个角落的事务决策都是以民主方式决定。第三，有女性联合起来发

声的历史。 

1975 年，冰岛发生了反对男女工资差距的大规模游行“女性假日”。9 成的女性放弃照顾孩子和

工作，聚集在广场。据说男人们不得不照顾孩子，造成交通瘫痪，银行关门。据说同样的示威游行，

现在也是每隔几年举行一次，2023年的游行包括前首相在内也聚集了 10万名女性。冰岛之所以在世

界排名第一，其背后有各个阶层的女性联合起来，为不断寻求性别平等而努力。今后，我想致力于促

进日本形成女性所欠缺的“团结，发声”的行动平台。 

 

 

编撰：高松夕佳 

 

 

[译自《中央公论》2024 年 10 月刊《为什么女性要从地方离开：考验自治体高层对问题本质理的理

解》，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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